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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多慈，

〈慈自寫〉（局部），

1934，油彩，
 57.5×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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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與吾同嗜。每於課餘，

輒取紙筆，任意揮寫；墨彩飛濺，相顧而笑，意自得也。或

於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樂；或寫雞犬村舍，以相

贈答。凡此種種，雖不足紀，要皆徵吾之于藝，有如盛渴之

遇甘露也。在一女中校，教師中對我期許最殷切者，為圖畫

教師胡衡一先生，國文教師李則剛先生。同學中則李家應女

士與吾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未嘗一日離，情好逾手足；以

此之故，吾平日所作畫，以寫家應者為獨多，亦以寫家應者

為最逼肖。

─摘自孫多慈〈述學〉，《孫多慈描集》

1934年，《藝風》雜誌曾刊登孫多慈的肖像。

筆

於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樂；或寫雞犬村舍，以相傳遞傳 相

贈答。凡此種種，雖不足紀，要皆徵吾之于藝，有如盛渴之

遇甘露也。在一女中校，教師中對我期許最殷切者，為圖畫

教師胡衡一先生，國文教師李則剛先生。同學中則李家應女

士與吾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未嘗一日離，情好逾手足；以以

此之故，吾平日所作畫，以寫家應者為獨多，亦以寫家應者

為最逼肖。為最逼肖

─摘自孫多慈〈述學〉，《孫多慈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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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細胞的萌芽

孫多慈在安慶出生成長，從小接受父親的傳統文化教導，讀古文

聖賢書。但是喜愛畫畫的天賦，也隨年齡增長逐漸顯露。她的習藝過程

分成兩階段：從小孫多慈喜歡塗塗抹抹，但是父親並沒有替她找個老師

指點，卻也並不阻止她自由自在地創意發揮。在進入真正的學院美術教

育之前，孫多慈的藝術天分完全是自然天成的。孫多慈自幼接受父親的

言教與身教，熟讀聖賢書的學養，已打下良好的國學根基。進入正統

的學院教育，是個意外。在安慶上中學時，她的國文老師李則剛（1891-

1977）對她的文才特別欣賞，是首先發掘她優異秉賦的伯樂；對孫多慈

期許最殷切者，還有圖畫教師胡衡一。

1935年孫多慈大學畢業，回到母校擔任教職，和李則剛老師成為同

事。同年底，孫多慈在安慶初中舉辦了她的第一次個人展覽，安慶女中

時期孫多慈的文學寫作表現得很出色，也因此國文老師對她的印象是個

文采豐盈的才女。離校幾年之後回到母校任教，隨即又開了一個別開生

左圖：

1935年，孫多慈中大畢
業證明書。

右圖：

1935年，孫多慈受聘擔
任安慶初級中學藝術教員

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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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西洋畫展」，雖然新鮮，李則剛老師觀

賞過後還為文勉勵嘉許，這段師生情誼是值得

紀念的。

李則剛為安徽樅陽人，中國史學專家，曾

任安徽省博物館首任館長。他曾在孫多慈唸中

學時擔任她的國文老師。作為一個愛才惜才的

老師，李則剛不但攜家帶眷地去參觀了孫多慈

的畫展，還在當地的期刊上發表了評論文字，

鼓勵帶推崇，對一位初出茅廬的年輕藝術家，

不啻是莫大的榮耀。

孫多慈自幼家教特別嚴格，中學時期，除

了上課也沒有太多的課外活動，因此隨手取得的紙筆，就地描繪一個人

像，成了她有趣的消遣娛樂。

在進入大學之前，孫多慈並沒有太多的作品，投考南京國立中央大

學（簡稱「中大」）文學院失利之後，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但無作品

存今。在中大讀書時期，有一小段時間她試用毛筆創作，創作的水墨速

寫，可以視為引西潤中的實驗，但始終不是水墨畫的概念。

▋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位於南京的中央大學藝術科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清末最重要的師範學堂─三江師範學堂，在 1905 年改

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高等藝術教育機構之一。之後數度易名， 1928 年 5月正式定名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教育專修科改名為教育學院藝術專修科，1929年改學制為四年，與其他科系同步。

1931 年朱家驊任校長，教育學院藝術科停辦工藝組，設國畫、西畫、音樂三組。1932 年國立中央大學由

羅家倫接任校長後，中央大學校務漸趨穩定，成為當時中國高教第一學府。1941 年藝術科改稱藝術系。

1949 年中共建政，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簡稱南京大學，「中央大學」名稱消失。

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經歷了複雜的分割變遷，中大師生、校友播遷臺灣者甚多，1958年教育部議決，

同意該校在臺復校。1962 年 5月，選定校址在苗栗，籌建「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 年遷

址於中壢，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戴運軌出任院長，1979年正式恢復校名「國立中央大學」，

逐漸擴大發展為綜合大學。

關鍵詞

1930年，孫多慈（右2）
從安慶女中畢業時和同學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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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多慈婚後住在景寧，與書畫家余紹宋為鄰，時相往來，孫多慈崇

拜余先生的書畫，真誠地拜師向他請益。

余紹宋，浙江龍遊人，中國書畫家。孫多慈認為他畫竹是最有氣節

和風骨的，所以在父親過世之後，特將家藏余紹宋墨竹一件捐給了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希望更多的人有機會欣賞到好作品。

余紹宋擅長寫竹，曾贈許、孫夫婦墨竹一幅，作品一直掛在許家廳

堂。畫中題字：「甲申七月避居景寧，寓處與許紹棣兄旅邸相距甚近，

時相過從，其夫人孫多慈女士工繢事，頗欲觀予落墨，囑寫此紙予以窗

明几淨，亦有見獵之感，欣然應之，即希儷正。余紹宋記」見證雙方情

誼。

發掘藝術天賦的伯樂

民國初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倡議「以美育代替宗教」，主張：「純

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

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1918年，畫家暨美術教育家徐

左圖：

余紹宋，〈竹〉，1944，
水墨，128.5×72.3cm。

右圖：

孫多慈，〈秋筠凝露〉，

1972，水墨、紙本，
30×39.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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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鴻（1895-1953）在北京結識蔡元培，並接受其邀請，在北京大學「畫

法研究會」擔任講座，徐悲鴻並在1920年赴法之前，發表〈中國畫改良

論〉，認為中國畫學之頹敗原因為「守舊」、「失其學術獨立之地位」。

由於蔡元培把「美育」的觀念放入教育的課目裡，1912年，劉海

粟（1896-1994）與汪亞塵（1894-1983）等人在上海創立了「上海美術

學院」，1930年之後正式定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22年，顏文

樑（1893-1988）、朱士傑（1900-1990）、胡粹中（1900-1975）創辦「蘇州

美術專科學校」。

1928年蔡元培實踐了他「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在杭州創辦了「國

立藝術院」，是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發源地，1930年之後，國立藝術院

更名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高等教育體系中紛紛加入與「美

育」相關的學科。

徐悲鴻，江蘇宜興人。1927年秋

季從歐洲遊歷歸國，接受中大藝術科

的聘請到校任教。1928年正式成為中

大專任教授。1931年春，赴比利時舉辦

展覽。1933年1月又應法國國立美術館

之邀，前往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

展」，展後，再遊義大利威尼斯、佛

羅倫斯、羅馬等地，之後轉赴德國、

俄羅斯繼續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

共七次，直到1934年8月回國。

徐悲鴻此行展覽為中國現代繪畫

第一次在歐洲各國展出，1934年8月回

國後，11月發表〈在全歐宣傳中國美

術之經過〉於上海《美術生活》第八

期，文中細膩的對中國傳統書畫的推

崇與發揚多所著墨，學生讀者們受益

1930年代，在重慶中央
大學藝術系執教時期的徐

悲鴻。圖片來源：藝術家

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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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多。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徐悲鴻對歐洲

的現代藝術觀念做了一些評論，並且推崇傳

統中國的美學觀念，或許給了孫多慈一些對

歐美新藝術的啟發，更加深了她未來出國深

造的念想。

從「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

樂⋯⋯」的頑皮中學生，進入大學修習美術

專業，孫多慈藝術生涯的起點，宗白華（1897-1986）扮演了啟發她繪

畫天賦的樞紐角色。

宗白華原名宗之櫆，字伯華。1897年生於安徽安慶，祖籍江蘇常

熟。美學家、哲學家、詩人。20世紀唯一建立了自己美學體系的中國

美學家，被稱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30年孫多慈首次投考中央大學中文系失利，正覺得徬徨無依

時，幸好有遠房親戚介紹安慶的鄉親─在中大任教的宗白華教授，

希望宗教授能給她一些指點，加強孫多慈的學習信心，再接再厲明年

繼續。宗白華當時在文學院教授「美學」，孫多慈雖然從小喜歡塗塗

1985年，張安治探望中大
美學教授宗白華（右）時合

影，宗教授亦是《孫多慈描

集》序文作者。

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學
藝術系部分師生合照。左九

起為孫多慈、張蒨英、陳之

佛；右六為徐悲鴻、右八為

潘玉良。

新藝術的啟發，更加深了她未來出國深

念想。

從「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

⋯」的頑皮中學生，進入大學修習美術

，孫多慈藝術生涯的起點，宗白華（1897-1986）扮演了啟發她繪

賦的樞紐角色。

宗白華原名宗之櫆，字伯華。1897年生於安徽安慶，祖籍江蘇常

美學家、哲學家、詩人。20世紀唯一建立了自己美學體系的中國

家，被稱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30年孫多慈首次投考中央大學中文系失利，正覺得徬徨無依

幸好有遠房親戚介紹安慶的鄉親─在中大任教的宗白華教授，

宗教授能給她一些指點，加強孫多慈的學習信心，再接再厲明年

。宗白華當時在文學院教授「美學」，孫多慈雖然從小喜歡塗塗

1985年，張安治探望中大
美學教授宗白華（右）時合

影，宗教授亦是《孫多慈描

集》序文作者。

1930年代，南京中央大學
藝術系部分師生合照。左九

起為孫多慈、張蒨英、陳之

佛；右六為徐悲鴻、右八為

潘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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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卻沒有正式學習過繪事，當時留法歸國的潘玉良（1899-1977）

剛進中大任教，孫多慈慕名想要認識這位女性藝術家，宗白華因與潘

玉良不熟，而留學歐洲時即與徐悲鴻相識，遂介紹孫多慈到藝術系徐

悲鴻課堂去旁聽。往後中央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涯，師長們對這位靈秀

女學生的疼惜，造就了孫多慈傳奇一生的藝術志業。

剛開始學習素描，孫多慈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她並沒有特別專

注於未來是否要投考藝術系，但是短短幾個月的學習，她的觀察力和

表達技法卻有意想不到的水平，著實讓徐悲鴻驚艷，於是在《孫多慈

描集》內的〈徐悲鴻先生畫作者〉的孫多慈畫像旁題辭期許：

 左圖：

《孫多慈描集》書影。

右圖：

徐悲鴻，

〈徐悲鴻先生畫作者〉，

 1930，炭精筆、紙本，
尺寸未詳。

畫畫，卻沒有正式學習過繪事，當時留法歸國的潘玉良（1899-19

剛進中大任教，孫多慈慕名想要認識這位女性藝術家，宗白華因

玉良不熟，而留學歐洲時即與徐悲鴻相識，遂介紹孫多慈到藝術

悲鴻課堂去旁聽。往後中央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涯，師長們對這位

左圖：

《孫多慈描集》書影。

右圖：

徐悲鴻，

〈徐悲鴻先生畫作者〉，

1930，炭精筆、紙本，
尺寸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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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願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

藝 Minerve實憑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轍與弛然自廢之無濟耶。            

                          庚午（1930）初冬悲鴻

這個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的Minerve⋯⋯，影響了孫多慈一

生。從文學轉入藝術教育的志業，也的確給孫多慈指引了一生的目標。

Minerve是拉丁語，羅馬神話中掌管崇高的思想、智慧和工匠的守護神、

實踐者的女神，Minerve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女神（Athéna），繼

承了與雅典娜有關的神話，成為智慧、戰略、高尚思想、文學、藝術、

音樂和工藝的女神。

選刊在《孫多慈描集》裡的，都是孫多慈學生時代的作品，簽名除

了「慈」以外，還有一個時常出現的外文簽名Athéna，應是這段時期受

左圖：

孫多慈，〈人體〉，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右圖：

孫多慈，〈速寫〉，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這個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的Minerve⋯⋯，影響了孫多慈一

從文學轉入藝術教育的志業，也的確給孫多慈指引了一生的目標。

rve是拉丁語，羅馬神話中掌管崇高的思想、智慧和工匠的守護神、

者的女神，Minerve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女神（Athéna），繼

與雅典娜有關的神話，成為智慧、戰略、高尚思想、文學、藝術、

和工藝的女神。

選刊在《孫多慈描集》裡的，都是孫多慈學生時代的作品，簽名除

慈」以外，還有一個時常出現的外文簽名Athéna，應是這段時期受

左圖：

孫多慈，〈人體〉，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右圖：

孫多慈，〈速寫〉，

1939-1941，炭精筆、紙
尺寸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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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恩師的教誨，以雅典娜為發揮真藝的模範和學習的依歸吧！

孫多慈有一枚書畫用的閒章，正是刻著「勇猛精進」（P.23第三欄）。這

勇猛精進也像當頭棒喝，孫多慈甚至在日後歷經種種挫折、困難都不為

之屈服，反而益發「勇猛」。

吸引孫多慈進入藝術領域的，其實是潘玉良。潘玉良原名張世

秀，字玉良，祖籍江蘇鎮江，生於揚州。1928年畢業於羅馬國立美術學

院，歸國後劉海粟聘請她為上海美專西洋畫科主任。同年11月在上海舉

辦「潘玉良女士留歐回國紀念繪畫展覽會」，造成社會轟動。1929年3月

受徐悲鴻邀至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科做兼任講師，次年12月潘玉良被聘為

專任講師，1931年7月升兼任副教授，同時兼任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西畫

導師。至1932年的年底被中央大學聘為專任講師，至1935年9月離任。

安徽博物院研究員董松在其編著的《潘玉良藝術年譜》，對潘玉良

任教中央大學藝術科有非常詳細的註記。潘玉良在中大任教，初時擔任

三、四年級西畫組的油彩畫教師，徐悲鴻則擔任一、二年級的素描教

師。

孫多慈1931年9月進入中大藝術系，在中大期間，她每個學期都選

修了法國語文，當然有可能受到當時留學法國的師長徐悲鴻、潘玉良等

的感召，總想進一步到藝術寶地去探險，因此儘管課業要求重點不在於

此，她的法文成績總是幾近滿分，

當其他的同學努力模仿畫片上大師的

傑作時，她研讀的卻是正當其時的創

作者事蹟和作品特質。她也許天賦異

稟，所以課業表現引人妒恨，中傷的

故事層出不窮，可是有誰能看或聽到

孫多慈那麼私密的心聲呢？

1932年6月25到27日，中大藝術

科舉辦師生繪畫展，孫多慈當時已經

入學，想必一定會配合學校的活動。

1930年代，中央大學藝
術科的「六朵金花」合

影，左二為孫多慈。圖

片來源：張安治攝影。

之屈服，反而益發 勇猛」。

吸引孫多慈進入藝術領域的，其實是潘玉良。潘玉良原名

秀，字玉良，祖籍江蘇鎮江，生於揚州。1928年畢業於羅馬國立美

院，歸國後劉海粟聘請她為上海美專西洋畫科主任。同年11月在上

辦「潘玉良女士留歐回國紀念繪畫展覽會」，造成社會轟動。1929年

受徐悲鴻邀至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科做兼任講師，次年12月潘玉良被

專任講師，1931年7月升兼任副教授，同時兼任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

導師。至1932年的年底被中央大學聘為專任講師，至1935年9月離任

安徽博物院研究員董松在其編著的《潘玉良藝術年譜》，對潘

任教中央大學藝術科有非常詳細的註記。潘玉良在中大任教，初時

三、四年級西畫組的油彩畫教師，徐悲鴻則擔任一、二年級的素描

師。

孫多慈1931年9月進入中大藝術系，在中大期間，她每個學期

修了法國語文，當然有可能受到當時留學法國的師長徐悲鴻、潘玉

的感召，總想進一步到藝術寶地去探險，因此儘管課業要求重點不

此，她的法文成績總是幾近滿分

當其他的同學努力模仿畫片上大

傑作時，她研讀的卻是正當其時

作者事蹟和作品特質。她也許天

稟，所以課業表現引人妒恨，中

930年代，中央大學藝
術科的「六朵金花」合

影，左二為孫多慈。圖

片來源：張安治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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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羅家倫接任中大校長，學校恢復平靜，開課和其他運作皆逐漸回

歸正常。12月潘玉良被聘為專任講師，由於徐悲鴻在1933年1月即將到

法國開展覽，預計要1934年8月才回國，因此由潘玉良和顏文樑代為授

課。潘玉良擔任「風景靜物寫生」和「人體素描及油畫」課程，顏文樑

則負責教授「石膏素描」。

1933年3月31日到4月4日，潘玉良帶領中大藝術科西畫組學生

三十二人到蘇州、無錫寫生一週，回校之後，4月19日到24日循例舉

行「寫生成績展」。孫多慈參展的作品，被列印於刊物報導，這是學生

作品少有的殊榮。

孫多慈在校期間修習的是西洋畫，她的素描成績，還沒有入學便

已經轟動校內。中大藝術系大一在校期間，孫多慈修習的專業課包括：

素描、人體解剖、透視學、圖案；又選修了中國美術史和初級法文。大

二上學期專業課有：素描、圖案畫、寫生風景靜物，同時還選修了藝術

學、西洋美術史和中級法文。大二下學期修習的課程除了和上學期相同

之外，還增加了書法、構圖和歌德（Goethe, 1749-1832）的人生思想及其

《浮士德》（Faust）哲學。大三上學期專業課則有：構圖、寫生風景靜

物、人體素描及油畫、書法、美學、色彩論，另外還是有法文課。大四

左圖：

潘玉良，〈黑衣自畫像〉，

1940，油彩、畫布，
92×64cm。
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

供。

右圖：

1 9 3 0年代，右起：孫多
慈、潘玉良、劉杏春於太湖

泛舟合影。

潘玉良擔任 風景靜物寫生」和 人體素描及油畫」課程，顏文樑

責教授「石膏素描」。

1933年3月31日到4月4日，潘玉良帶領中大藝術科西畫組學生

十二人到蘇州、無錫寫生一週，回校之後，4月19日到24日循例舉

寫生成績展」。孫多慈參展的作品，被列印於刊物報導，這是學生

少有的殊榮。

孫多慈在校期間修習的是西洋畫，她的素描成績，還沒有入學便

轟動校內。中大藝術系大一在校期間，孫多慈修習的專業課包括：

、人體解剖、透視學、圖案；又選修了中國美術史和初級法文。大

學期專業課有：素描、圖案畫、寫生風景靜物，同時還選修了藝術

西洋美術史和中級法文。大二下學期修習的課程除了和上學期相同

，還增加了書法、構圖和歌德（Goethe, 1749-1832）的人生思想及其

士德》（Faust）哲學。大三上學期專業課則有：構圖、寫生風景靜

人體素描及油畫、書法、美學、色彩論，另外還是有法文課。大四

左圖：

潘玉良，〈黑衣自畫像〉

1940，油彩、畫布，
92×64cm。
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

供。

右圖：

1 9 3 0年代，右起：孫
慈、潘玉良、劉杏春於太

泛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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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修習的課程和大三差不多：素描、構圖、風景靜物寫生、書法、各體文

選，仍然選修了法文名著選。

由孫多慈修習的課程觀察，寫生風景靜物、人體素描及油畫占她整個學

院教育的比例極高，由於她的目標是學西洋畫，因此書畫領域的課程，並不見

出現在她的課表上。

徐悲鴻，先後任教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平

藝專等校。對中國現代藝術的最大影響，是他把法國的古典主義繪畫作為「藝

術形式」移植到中國來。他主張形似，以西方古典主義之「寫實」取代中國傳

統文人畫的「似與不似間」的原則。他自我創設的制式美術教育模式，培養了

中國新生代的畫家無數，形成近代中國油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徐悲鴻學派」。

1935年 12月 29日，徐悲鴻發表在南京《中央日報》回顧當年藝壇

之〈一九三五中國藝術之回顧〉對中大藝術系學生有多方的讚賞。文中寫到：

⋯⋯「藝風」今年假中大展覽，作品亦富，其與中國美術會不同之處，乃

其有馬諦斯徒弟的東西。

⋯⋯中大在文藝俱樂部舉行之廬山展覽，雖作品不多，但選擇極精。

⋯⋯至若新藝孕育，前途已啟其端者，作品所見，如張安治之〈露天書

場〉，陳曉南之〈鐵廠〉，孫多慈之〈木工廠〉，皆以平民生活為題材，畫

得相當成功！

孫多慈師承徐悲鴻的不單是素描的功夫，徐悲鴻對學生前程的關心，言

教、身教對孫多慈也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了一些影響，日後孫多慈照顧學生、關

心學生，也有著恩師徐悲鴻的那種奮不顧身的勇猛。

孫多慈學習慾超強，在她大學畢業前，為了申請庚子賠款的公費出國深

造，在恩師的敦促之下，整理了一些素描作品，出版了一冊《孫多慈描集》，

宗白華寫了一篇序，她自己也寫〈述學〉一篇，這兩篇文章鉅細靡遺地將孫多

慈的藝術生涯前世今生交代得清楚明白，雖然事隔八十多年，如今重新翻閱，

仍不得不讚嘆其為先知者。而促成這一整本素描集的完成，徐悲鴻更是煞費苦

心。

院教育的比例極高，由於她的目標是學西洋畫，因此書畫領域的課程，並

出現在她的課表上。

徐悲鴻，先後任教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

藝專等校。對中國現代藝術的最大影響，是他把法國的古典主義繪畫作為

術形式」移植到中國來。他主張形似，以西方古典主義之「寫實」取代中

統文人畫的「似與不似間」的原則。他自我創設的制式美術教育模式，培

中國新生代的畫家無數，形成近代中國油畫史上舉足輕重的「徐悲鴻學派

1935年 12月 29日，徐悲鴻發表在南京《中央日報》回顧當年藝

之〈一九三五中國藝術之回顧〉對中大藝術系學生有多方的讚賞。文中寫

⋯⋯「藝風」今年假中大展覽，作品亦富，其與中國美術會不同之處

其有馬諦斯徒弟的東西。

⋯⋯中大在文藝俱樂部舉行之廬山展覽，雖作品不多，但選擇極精。

⋯⋯至若新藝孕育，前途已啟其端者，作品所見，如張安治之〈露

場〉，陳曉南之〈鐵廠〉，孫多慈之〈木工廠〉，皆以平民生活為題材

得相當成功！

孫多慈師承徐悲鴻的不單是素描的功夫，徐悲鴻對學生前程的關心

教、身教對孫多慈也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了一些影響，日後孫多慈照顧學生

心學生，也有著恩師徐悲鴻的那種奮不顧身的勇猛。

孫多慈學習慾超強，在她大學畢業前，為了申請庚子賠款的公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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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徐悲鴻年譜長編》和《舒新城日記》的記載，為了幫孫多

慈出版她的作品集，徐悲鴻致函中華書局老友舒新城，或親自到上海拜

訪舒氏多次。

1935年3月15日，徐悲鴻致函舒新城：「⋯⋯前承允為慈刊集，感

荷無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庶幾弟與慈之誠得大白於

天下也。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

妥善，不勝拜謝。」

同年4月11日又致函舒新城：「⋯⋯慈返，已為弟道及見兄情形，

承兄為作序，深致感謝。⋯⋯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彼聞足下言：

『徐先生的東西一擺兩三年』，大為心悸，特請弟轉懇足下早日付印，

愈速愈好。」

1935年4月21日，徐悲鴻在滬訪舒新城，將孫多慈〈述學〉一篇交

舒，且請舒為《孫多慈描集》作序。

6月25日，致函舒新城，特別提示舒新城

儘快撰寫序文，「⋯⋯當然我不能代兄寫一

個東西，不過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個楔

子，兄把它變成白話，補充尊見二十行便是妙

文。」舒新城因為事忙，反而請徐代筆。不得

已只能另請宗白華作序。

對編輯的內容，徐悲鴻的意見也是看得出

來的：「拙作慈之小像，當年未曾加入弟之描

集者，即作為慈集第二頁，第一頁慈自寫（五

色印者）⋯⋯」、「慈所寫各幅，已經弟選過，

獅最難寫，兩幅乞皆刊入」。

6月25日，又致舒新城一函：「⋯⋯慈集

能速趕，最所切盼！因此事關係其求學前途，

弟初意倘在此時畫集印成，便分贈中比兩方

委員（本月開會決定下年度派赴比國學生名

徐悲鴻，〈自畫像〉，1925，
媒材未詳，41×27 cm。

1935年3月15日，徐悲鴻致函舒新城： ⋯⋯前承允為慈刊集，感

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庶幾弟與慈之誠得大白於

也。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

，不勝拜謝。」

同年4月11日又致函舒新城：「⋯⋯慈返，已為弟道及見兄情形，

為作序，深致感謝。⋯⋯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彼聞足下言：

先生的東西一擺兩三年』，大為心悸，特請弟轉懇足下早日付印，

愈好。」

1935年4月21日，徐悲鴻在滬訪舒新城，將孫多慈〈述學〉一篇交

且請舒為《孫多慈描集》作序。

6月25日，致函舒新城，特別提示舒新城

快撰寫序文，「⋯⋯當然我不能代兄寫一

東西，不過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個楔

兄把它變成白話，補充尊見二十行便是妙

」舒新城因為事忙，反而請徐代筆。不得

能另請宗白華作序。

對編輯的內容，徐悲鴻的意見也是看得出

：「拙作慈之小像，當年未曾加入弟之描

，即作為慈集第二頁，第一頁慈自寫（五

者）⋯⋯」、「慈所寫各幅，已經弟選過，

徐悲鴻，〈自畫像〉，192
媒材未詳，41×2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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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弟雖已分頭接洽，但終不如示以實物堅其信念也。慈不日即返安

慶，囑弟代辦一切，還懇足下飭人趕工，愈速愈好⋯⋯」。

8月6日再致函舒新城：「⋯⋯慈集日內當出版，應為之刊廣告，

尤其在安慶，並希望在《新中華》上轉載白華之文，以及其〈述學〉之

文。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

極，而慈之命運益蹇，願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

《孫多慈描集》是孫多慈此生最重要的一本紀錄，其中有她自傳式

的〈述學〉，也有她師長們給予的期許和評語。畫集最終雖然出版，奈

何無法達到出版目的，整個辛苦的過程在此畫下句點。

舒新城日記1935年10月25日記下了一段：「⋯⋯孫多慈畫集今日出

版，讀其述學之文，頗有氣吞河岳之慨，論文與畫均屬奇才，悲鴻愛之

也，實愛其才⋯⋯」。

宗白華在美學和藝評界的地位，為孫多

慈寫的序文，替她的創作天賦做了完美的詮

釋。徐悲鴻在孫多慈始入習藝的殿堂，即無

時不以藝術的真諦勉勵著她，在她即將畢業

之際，出版一本值得紀念的畫集，是多少藝

術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成績。但是，這也是孫

多慈藝術生涯最為無奈的憾事。她只是一位

剛成年的女學生，被告知要勇猛精進，懷抱

遠大理想、要征服藝術的巔峰、奔向未可限

量的藝海，恩師的耳提面命和暗中協助，都

是出於愛才惜才，但是「懷璧其罪」，外人

不解或是忌憚，這一本珍貴的畫冊卻成了師

生情誼畫下句點的起點。

 1935年8月，孫多慈已知留學無望，接

受了家鄉母校的聘書，安靜地離開了校門，

走進另一座校門。但她並不因此氣餒，相反

徐悲鴻1934年以炭精筆
所繪〈慈弟〉一作，人物

則是弟子孫多慈畫像。

尤其在安慶，並希望在《新中華》上轉載白華之文，以及其〈述學

文。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

極，而慈之命運益蹇，願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

《孫多慈描集》是孫多慈此生最重要的一本紀錄，其中有她自

的〈述學〉，也有她師長們給予的期許和評語。畫集最終雖然出版

何無法達到出版目的，整個辛苦的過程在此畫下句點。

舒新城日記1935年10月25日記下了一段：「⋯⋯孫多慈畫集今

版，讀其述學之文，頗有氣吞河岳之慨，論文與畫均屬奇才，悲鴻

也，實愛其才⋯⋯」。

宗白華在美學和藝評界的地位，為

慈寫的序文，替她的創作天賦做了完美

釋。徐悲鴻在孫多慈始入習藝的殿堂，

時不以藝術的真諦勉勵著她，在她即將

之際，出版一本值得紀念的畫集，是多

術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成績。但是，這也

多慈藝術生涯最為無奈的憾事。她只是

剛成年的女學生，被告知要勇猛精進，

遠大理想、要征服藝術的巔峰、奔向未

量的藝海，恩師的耳提面命和暗中協助

是出於愛才惜才，但是「懷璧其罪」，

徐悲鴻1934年以炭精筆
所繪〈慈弟〉一作，人物

則是弟子孫多慈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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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孫多慈的藝術生命從此轉出了另一片天地。

1936年2月中旬，孫多慈致函徐師，報告暑假以後決意出去自力奮鬥，

打算以十年的時間勇闖藝壇。字裡行間有從此訣別之意味。

1939年 5月徐悲鴻致函舒新城：「⋯⋯寄一函至港，托子展兄留

交（孫），表示此生不必再見」。

「此生不必再見」信並沒有交到孫多慈手中，反而在各處流傳著！有好

事者揣摩玩味著。但實際徐、孫師生交集只在1931-1932和1934-1935年間，當

然，孫多慈1935年畢業的前半年為了準備升學，編輯《孫多慈描集》，徐師

可謂用力甚深，但仍是一秉惜才、愛才的初衷，或許這是一段大時代的無可

逆的悲情，深藏在孫多慈心底的往事，她當年沒有說，直到過世也沒有任何

言詞說辯。尊重師恩，她只是把訣別信放在囊中，從此斷絕音訊。但該努力

的她仍然努力，該完成的她還是一一完成了，並沒有辜負恩師之期許。

孫多慈從中大畢業時，恩師徐悲鴻為她奔走出版《孫多慈描集》，期間

曾多次和當時中華書局的舒新城書信往來，叮囑再三要求舒先生盡力協助，

總認為孫多慈懦弱膽小，需要有人強力敦促，但是終究在留學夢碎之後，孫

多慈發揮了她鍥而不捨的韌性，獲贈一方刻著「勇猛精進」的閒章（P.23第三

欄），努力邁向她未竟的理想。「勇猛精進」出現在孫多慈的座右銘裡，成

為她此生奉為圭臬的精神支持。

Minerve代表的是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也就是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

女神，孫多慈在素描作品簽上Athéna應是源於此，也可能從此成為她創作時

的自我期許。

在初出校門的時候，孫多慈著實發揮「勇猛精進」的精神，1935年第一

次個展在安慶中學的教室舉行，展出了一百一十件作品，意即在離開中大不

到一年之內，她已有新作百餘件，甚至連畫框都有新意，完全是工藝和美的

實踐。

1938年前後，徐悲鴻致書孫多慈，也許是對未能助她完成深造的安慰，

或者是鼓勵她再接再厲，孫多慈從未示人，過世之後，家人從她破舊的護照

匣夾縫中，翻出這封珍藏的手書。

1939年 5月徐悲鴻致函舒新城：「⋯⋯寄一函至港，托子展兄留

孫），表示此生不必再見」。

「此生不必再見」信並沒有交到孫多慈手中，反而在各處流傳著！有好

者揣摩玩味著。但實際徐、孫師生交集只在1931-1932和1934-1935年間，當

孫多慈1935年畢業的前半年為了準備升學，編輯《孫多慈描集》，徐師

謂用力甚深，但仍是一秉惜才、愛才的初衷，或許這是一段大時代的無可

的悲情，深藏在孫多慈心底的往事，她當年沒有說，直到過世也沒有任何

說辯。尊重師恩，她只是把訣別信放在囊中，從此斷絕音訊。但該努力

她仍然努力，該完成的她還是一一完成了，並沒有辜負恩師之期許。

孫多慈從中大畢業時，恩師徐悲鴻為她奔走出版《孫多慈描集》，期間

次和當時中華書局的舒新城書信往來，叮囑再三要求舒先生盡力協助，

認為孫多慈懦弱膽小，需要有人強力敦促，但是終究在留學夢碎之後，孫

慈發揮了她鍥而不捨的韌性，獲贈一方刻著「勇猛精進」的閒章（P.23第三

，努力邁向她未竟的理想。「勇猛精進」出現在孫多慈的座右銘裡，成

她此生奉為圭臬的精神支持。

Minerve代表的是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也就是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

，孫多慈在素描作品簽上Athéna應是源於此，也可能從此成為她創作時

我期許。

在初出校門的時候，孫多慈著實發揮「勇猛精進」的精神，1935年第一

展在安慶中學的教室舉行，展出了一百一十件作品，意即在離開中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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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至誠為吾

親愛之慈弟祝禱平安　

善事二老毋傷厥躬固知　

弟今方處于至仁之上帝所精工設計之陷阱中　而莫可奈何　

雖然　弟其勿悲　須知弟苟不入此陷阱者　其他處或者亦陷阱也

吾去益遠　盡國民天職成敗非所計　

抑吾嚴恭寅畏忠于藝事　亦必得人同情無所慮也　唯不能奉告　

雖已往所經亦然　懼將獲不可恕之罪惡以近炫也　

大易之義　剝極則復　否極則泰　

光明即將臨　弟前

帝終將佑弟                                                   

             悲鴻

1938年，徐悲鴻致書孫多慈。

吾以至誠為吾

親愛之慈弟祝禱平安

善事二老毋傷厥躬固知　

弟今方處于至仁之上帝所精工設計之陷阱中　而莫可奈何　

雖然　弟其勿悲　須知弟苟不入此陷阱者　其他處或者亦陷阱

吾去益遠　盡國民天職成敗非所計

抑吾嚴恭寅畏忠于藝事　亦必得人同情無所慮也　唯不能奉

38年，徐悲鴻致書孫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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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知己．功不可沒

‧李家應

孫多慈幼時的好友李家應，安徽省含山

縣人。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她與孫多

慈的交情要追溯自上一代。李家應的父親李

立民和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同任職於安徽省

政府，兩家的小女兒時相往來，從幼兒園相

識，小學、中學到大學一路同學，直到大學

畢業，孫多慈生命的前半段受到李家應的照

顧最多，也最直接。

中學畢業，李家應與孫多慈一起往南京

孫多慈幼時的好友李家應，安徽省含山

人。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畢業。她與孫多

的交情要追溯自上一代。李家應的父親李

民和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同任職於安徽省

府，兩家的小女兒時相往來，從幼兒園相

小學、中學到大學一路同學，直到大學

業，孫多慈生命的前半段受到李家應的照

最多，也最直接。

中學畢業，李家應與孫多慈一起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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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央大學的入學考試，李家應考上了中央大學的社會系，孫多慈第

一次雖然失利，第二年也如願進入藝術系，於是兩人又再次同窗。

孫多慈一生受到很多貴人相助，說李家應「恩同再造」當之無愧。

抗戰初期，李立民出任浙江省政府祕書長，介紹女兒李家應協助浙江省

政府幾位首長的夫人們籌組的中國婦女慰勞前方將士總會「戰時兒童

保育會浙江分會」。1938年之後，抗戰烽火日益激烈，流離失所的難童

增多，分會決定成立「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以下簡稱保育

院）。原任院長離職，李家應被推舉擔任麗水的戰時第一保育院院長。      

抗戰時期，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設在麗水縣碧湖鎮，專門

收容來自淪陷區的難童和學生，年齡小自襁褓，大到十多歲的中學生。

1938年，孫多慈在李家應力邀下，在麗水的聯合初中覓得教職，暫住在

李家應任職的戰時第一保育院，協助李家應指導院童活動兼生活照應。

左頁上圖：

1942年，孫多慈（後排左
2）與李家應（前排左）
等姊妹們合影。

左頁左下圖：

孫多慈，〈李家應院長〉，

1939-1941，炭精筆、
紙，32×25cm。

左頁右下圖：

孫多慈，〈男童〉，

1939-1941，炭精筆、
紙，30×23cm。

孫多慈，〈睡眠小童〉，

1939-1941，炭精筆、
紙，25×32.5cm。

抗戰初期，李立民出任浙江省政府祕書長，介紹女兒李家應協助浙

政府幾位首長的夫人們籌組的中國婦女慰勞前方將士總會「戰時

保育會浙江分會」。1938年之後，抗戰烽火日益激烈，流離失所的

增多，分會決定成立「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以下簡稱保

院）。原任院長離職，李家應被推舉擔任麗水的戰時第一保育院院長

抗戰時期，浙江省第一戰時兒童保育院設在麗水縣碧湖鎮，專

收容來自淪陷區的難童和學生，年齡小自襁褓，大到十多歲的中學

1938年，孫多慈在李家應力邀下，在麗水的聯合初中覓得教職，暫

李家應任職的戰時第一保育院，協助李家應指導院童活動兼生活照

孫多慈，〈李家應院長〉，

939-1941，炭精筆、
紙，32×25cm。

左頁右下圖：

孫多慈，〈男童〉，

939-1941，炭精筆、
紙，30×23cm。

孫多慈，〈睡眠小童〉，

939-1941，炭精筆、
紙，25×3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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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多慈任教的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由杭高、杭初、杭女中、湖州中

學、嘉興中學等校合併而成，學生很多是保育院收容的院童。閒暇時，

孫多慈為院童們速寫畫像，「保育院」系列素描作品即是此時期創作。

孫多慈稍事安頓後，孫傳瑗為求骨肉之完聚，舉家十口由桂林輾轉

到達浙江麗水。避難麗水、景寧時期的孫多慈仍懷有少年時期的雄心大

孫多慈，〈抱嬰圖〉，

1939，炭精筆、紙，
31.7×23.5cm。

孫多慈稍事安頓後，孫傳瑗為求骨肉之完聚，舉家十口由桂林輾轉

達浙江麗水。避難麗水、景寧時期的孫多慈仍懷有少年時期的雄心大

孫多慈，〈抱嬰圖〉，

1939，炭精筆、紙，
31.7×2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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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她的創作力十足，隨手擷取的人事物都可以成為她畫面的角色，因

此「保育院」系列作品顯得特別親切溫馨而珍貴。

1938-1949年的這段期間，是孫多慈生命中重要的蛻變和發展時期，

孫多慈，〈燈下縫補〉，

1939-1941，炭精筆、紙，
24.5×32.5cm。

孫多慈，

〈家皖、紹烈、家鈞〉，

 1939，炭精筆、紙，
 25×34cm。

孫多慈，〈燈下縫補〉，

孫多慈，

〈家皖、紹烈、家鈞〉，

1939，炭精筆、紙，
25×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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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她藝術生涯的開端。孫多慈在這十年當中留下了一系列的保育院院

童素描，和幾件她視為代表作的經典之作，一方面表示她在藝術道路上

沒有交白卷，也算對恩師早先的教誨有所回饋。

抗戰勝利後，保育院就地解散，院童們也各自返

回家鄉。2011年，居住在杭州的幾位學生，為紀念戰亂

時期照顧他們的恩人─保育院院長李家應女士百齡紀

念，發起了一項大團圓的紀念活動，近百位仍健在的院

童，追憶當年如慈母般照顧他們的李家應院長。院童中

年齡稍長，當時就讀浙江省臨時聯合中學的學生們，思

念院長李媽媽之餘，也懷念和她朝夕相處孫多慈老師的

風範，於是編印《烽火兒童》的同時，亦編印了一本小

冊子《百年多慈─孫多慈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來

緬懷師恩。

這本《百年多慈》掀起了一片孫多慈的旋風，孫多

慈逝世將近四十年之後，連續幾年各有不同的紀念展陸

續展開，沉寂了許久的「孫多慈」好像復甦了。

2002年，聯初校友許絳
烟（前排左6）與李曉瑜
老師（前排左5）於景寧
聚會紀念合影。

2011年，《百年多慈》
紀念冊封面。

是她藝術生涯的開端。孫多慈在這十年當中留下了一系列的保育院院

素描，和幾件她視為代表作的經典之作，一方面表示她在藝術道路上

有交白卷，也算對恩師早先的教誨有所回饋。

抗戰勝利後，保育院就地解散，院童們也各自返

家鄉。2011年，居住在杭州的幾位學生，為紀念戰亂

照顧他們的恩人─保育院院長李家應女士百齡紀

發起了一項大團圓的紀念活動，近百位仍健在的院

追憶當年如慈母般照顧他們的李家應院長。院童中

齡稍長，當時就讀浙江省臨時聯合中學的學生們，思

院長李媽媽之餘，也懷念和她朝夕相處孫多慈老師的

範，於是編印《烽火兒童》的同時，亦編印了一本小

2002年，聯初校友許絳
烟（前排左6）與李曉瑜
老師（前排左5）於景寧
聚會紀念合影。

2011年，《百年多慈》
紀念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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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健雄

名享國際的中國女性科學家吳健雄（1912-1997），蘇州瀏河鎮人，

與孫多慈是中央大學同校不同系的同學。吳健雄不但研究最先進的超時

空宇宙物理，私底下更是兼具現代科學研究精神和傳統的文化修養的性

情中人。在孫多慈的心目中，吳健雄扮演著敬愛與親切的角色，更是穩

健安定的倚靠。

孫多慈在〈中國的居禮夫人─吳健雄博士〉文章中，解說了她與

吳博士的相識過程，和她們長達四十年的交往情誼。

⋯⋯南京中央大學女生宿舍在學校後門外石婆婆巷，宿舍共有東

南西北四座樓房，健雄住南樓，我住東樓，每天見面但因系別不

同，見面最多微微一笑而過。

⋯⋯藝術系女同學劉小姐（杏春）是健雄同鄉，常去南樓聊天，

一天我無意中提及「在這些女同學中，我最喜歡的是吳健雄、盧

月化、周淵如⋯⋯」，話未說完，劉小姐跳起來說：「那好極

了！她也告訴我，最喜歡妳，⋯⋯我一定讓你們做朋友⋯⋯」遂

介紹我們相識。

⋯⋯一次開學不久，兩人在教務處領取獎學金時相遇，健雄對我

1967年，孫多慈（左3）與
吳健雄（右3）和紐約聖若
望大學教授於展覽現場。

‧吳健雄

名享國際的中國女性科學家吳健雄（1912-1997），蘇州瀏河鎮

與孫多慈是中央大學同校不同系的同學。吳健雄不但研究最先進的

空宇宙物理，私底下更是兼具現代科學研究精神和傳統的文化修養

情中人。在孫多慈的心目中，吳健雄扮演著敬愛與親切的角色，更

健安定的倚靠。

孫多慈在〈中國的居禮夫人─吳健雄博士〉文章中，解說了

吳博士的相識過程，和她們長達四十年的交往情誼。

⋯⋯南京中央大學女生宿舍在學校後門外石婆婆巷，宿舍共

南西北四座樓房，健雄住南樓，我住東樓，每天見面但因系

同，見面最多微微一笑而過。

⋯⋯藝術系女同學劉小姐（杏春）是健雄同鄉，常去南樓聊

967年，孫多慈（左3）與
吳健雄（右3）和紐約聖若
望大學教授於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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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高興在這裏（裡）遇見你！」言下頗有鼓勵之意，她比

我高一班，總以姊妹自居。因之她永遠是一座偶像、一位畏友，

她不喜多言，從不批評人家長短，不慕虛榮、名利，腳踏實地、

埋頭苦作。

1952年冬，孫多慈到了紐約，她倆從大學畢業分開後就沒有再

見過面，經一位中大同學告知，吳健雄正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哥大）任教，因為曾參與原子彈建造，被美國政府

限制與外人接觸，因此少與其他人往來。其時，孫多慈在哥大選讀法文

文法，教室正巧在吳的實驗室附近，兩人於是經常見面。當時吳健雄對

孫多慈留學的意見是：「我知你有毅力，但你有時任性，希望你能在美

國居留數年，再去歐洲，總較在國內可多學習些！」

此後，吳健雄便為孫多慈安排在哥大的研習課程，哥大有重理論

的藝術研究院，並邀孫去家裡住，孫多慈因為要籌備畫展，（此時期之

前，應就是創作〈自由之歌〉（P.94左圖）時期），怕妨礙吳健雄的實驗工

作，所以等畫展結束，才應邀搬至吳家，吳

健雄並介紹了一位在哥大教法文的老太太，

以及兩位藝術系的教授給孫認識，讓孫多慈

有「賓至如歸」的溫暖。

在美國舉辦完畫展之後，孫多慈假道巴

黎，並旅遊西班牙和義大利，停留月餘，1954

年初返國。1953年11月，旅法期間接獲吳健雄

所發一信，告知其在紐約的畫展圓滿結束，

作品也由王少陵（徐悲鴻學生，香港旅美畫

家）協助安置妥當，信末並輕描淡寫的帶過

一語：「⋯⋯從王先生處知道您的老師在9

月中去世，您在巴黎聽到這消息一定難受之

至，尤其是巴黎是他舊遊之地⋯⋯」其用意

1983年，張安治（右）與吳
健雄博士（中）及藝術家王

少陵合影。吳、王兩人1953
年曾協助孫多慈在紐約辦展

事宜，吳是孫多慈中大的老

同學，王少陵則是徐悲鴻的

學生。

埋頭苦作。

1952年冬，孫多慈到了紐約，她倆從大學畢業分開後就沒有再

過面，經一位中大同學告知，吳健雄正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ersity，以下簡稱哥大）任教，因為曾參與原子彈建造，被美國政府

與外人接觸，因此少與其他人往來。其時，孫多慈在哥大選讀法文

，教室正巧在吳的實驗室附近，兩人於是經常見面。當時吳健雄對

慈留學的意見是：「我知你有毅力，但你有時任性，希望你能在美

留數年，再去歐洲，總較在國內可多學習些！」

此後，吳健雄便為孫多慈安排在哥大的研習課程，哥大有重理論

術研究院，並邀孫去家裡住，孫多慈因為要籌備畫展，（此時期之

應就是創作〈自由之歌〉（P.94左圖）時期），怕妨礙吳健雄的實驗工

所以等畫展結束，才應邀搬至吳家，吳

雄並介紹了一位在哥大教法文的老太太，

及兩位藝術系的教授給孫認識，讓孫多慈

賓至如歸」的溫暖。

在美國舉辦完畫展之後，孫多慈假道巴

並旅遊西班牙和義大利，停留月餘，1954

返國。1953年11月，旅法期間接獲吳健雄

發一信，告知其在紐約的畫展圓滿結束，

1983年，張安治（右）與
健雄博士（中）及藝術家

少陵合影。吳、王兩人1
年曾協助孫多慈在紐約辦

事宜，吳是孫多慈中大的

同學，王少陵則是徐悲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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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希望孫多慈毋須太過激動，但也不想隱瞞，面對摯友的恩師逝去，

為了顧及摯友的情緒波動，吳健雄選擇了一個和緩的方式，經由他人轉

告之後的書信，輾轉陳述並加以暗示，告知她目前所在之地，是她嚮往

的地方，應當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並且這個地方也是她的老師徐

悲鴻當年遊歷的所在。

吳健雄輾轉與孫多慈聯繫上之後，往後的二十餘年，他們互相來往

的書信，以及對家人們的關懷，得悉二人「情同姐妹」的交情是無庸置

疑的。

‧蘇雪林

亦師亦友的蘇雪林（1897-

1999），祖籍安徽太平。在文學

史和學術上的成就，著作等身。

她另一興趣則是研究屈原的作

品《離騷》、《天問》等神怪故

事。曾受業於胡適門下。

孫多慈和蘇雪林的相識另

有一段淵源，兩人都是安慶女中

的校友。1930年代蘇雪林回到家

鄉在安徽大學教書，時常聽聞人

誇「安慶才女」孫多慈的文藝雙

全；孫多慈大學畢業前後，與父

親登黃山寫生，蘇雪林恰避暑黃

山，曾有一面之緣，印象深刻。

1949年，蘇雪林客居香港，

在香港思豪酒店參觀了孫多慈的

畫展，同年，蘇雪林回到臺灣，

兩人有緣成為臺師大宿舍的鄰

孫多慈，〈黃山風景〉，

1930年代，油彩，
尺寸未詳。

的地方，應當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並且這個地方也是她的老

悲鴻當年遊歷的所在。

吳健雄輾轉與孫多慈聯繫上之後，往後的二十餘年，他們互相

的書信，以及對家人們的關懷，得悉二人「情同姐妹」的交情是無

疑的。

‧蘇雪林

亦師亦友的蘇雪林（1

1999），祖籍安徽太平。在

史和學術上的成就，著作等

她另一興趣則是研究屈原的

品《離騷》、《天問》等神怪

事。曾受業於胡適門下。

孫多慈和蘇雪林的相識

有一段淵源，兩人都是安慶

的校友。1930年代蘇雪林回

鄉在安徽大學教書，時常聽

誇「安慶才女」孫多慈的文

全；孫多慈大學畢業前後，

親登黃山寫生，蘇雪林恰避

孫多慈，〈黃山風景〉，

930年代，油彩，
尺寸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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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孫多慈原在臺師大宿舍有間個人畫室，因蘇雪林腿腳不方便，孫多

慈恰巧要出國，宿舍暫不使用，商議後暫借蘇使用。1954年孫歸國後，

蘇的原宿舍已有新的同事入住。孫多慈遂另向學校申請，取得第六宿舍

朝北畫室一間，而蘇雪林則搬到朝南的一間。後來蘇雪林去了成大教

書，兩個房間打通，畫室空間加大。

1955年1月16日由蘇雪林等三十二人發起，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舉

行會議，選出九人任籌備委員，4月舉行二次籌備會議後，5月5日於臺

北市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發表宣言，並選出第1屆理監事，臺灣

省婦女寫作協會在臺北市成立。宗旨在於「鼓勵婦女寫作，研究婦女問

題，以實踐三民主義，增強反共抗俄力量。」對鼓勵婦女寫作具一定的

意義。1969年4月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是臺灣文學史上一個重

要的民間文藝團體，曾與中國文藝協會、中國

青年寫作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合力執行

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會員全是女性，是當時

中華民國境內唯一由女性組成的文藝社團。

寫作也是孫多慈除了繪畫以外的重要嗜

好，1951年孫多慈接受「中國文藝協會」聘

書，擔任美術委員會常務委員，之後又加入臺

左圖：

1950年，孫多慈（左1）到
蘇澳拜訪文友鍾梅音（左

2），同行者王文漪、武月
卿、徐鍾珮。

右圖：

1960年代，孫多慈（右）
與鍾梅音（左）。

1950年代，孫多慈（右）與
名作家琦君（左）。

孫多慈原在臺師大宿舍有間個人畫室，因蘇雪林腿腳不方便，孫多

巧要出國，宿舍暫不使用，商議後暫借蘇使用。1954年孫歸國後，

原宿舍已有新的同事入住。孫多慈遂另向學校申請，取得第六宿舍

畫室一間，而蘇雪林則搬到朝南的一間。後來蘇雪林去了成大教

兩個房間打通，畫室空間加大。

1955年1月16日由蘇雪林等三十二人發起，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舉

議，選出九人任籌備委員，4月舉行二次籌備會議後，5月5日於臺

召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發表宣言，並選出第1屆理監事，臺灣

女寫作協會在臺北市成立。宗旨在於「鼓勵婦女寫作，研究婦女問

以實踐三民主義，增強反共抗俄力量。」對鼓勵婦女寫作具一定的

。1969年4月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是臺灣文學史上一個重

民間文藝團體，曾與中國文藝協會、中國

寫作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合力執行

左圖：

1950年，孫多慈（左1）
蘇澳拜訪文友鍾梅音（

2），同行者王文漪、武
卿、徐鍾珮。

右圖：

1960年代，孫多慈（右
與鍾梅音（左）。

1950年代，孫多慈（右）
名作家琦君（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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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孫多慈結交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的女作家們不少，

多年相伴的老友姊妹淘們，也喜歡有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加入，因此時

常有活動邀約。1950年代，臺灣不少知名女作家，均為孫多慈婦女寫

作協會的好友，包括：蘇雪林、謝冰瑩、李曼瑰、盧月化、王文漪、

徐鍾珮、琦君、林海音、武月卿、鍾梅音、華嚴、陳香梅等。

孫多慈，〈美人憑欄〉，

1960年代，水墨、紙本，
55×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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